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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负面评价恐惧与人际敏感性的关系,并着重考察情绪弹性和自我概念清晰性在该关系

中所起的作用。 方法 采用负面评价恐惧量表、人际敏感性量表、情绪弹性量表、自我概念清晰性量表对 952 名

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负面评价恐惧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人际敏感性(β= 0. 38,P<0. 001);情绪弹性在负

面评价恐惧与人际敏感性之间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 0. 16,占总效应的 30%);自我概念清晰性在负面评价恐

惧通过情绪弹性影响人际敏感性的中介模型前、后半段起到显著调节作用( β = 0. 05,P< 0. 05;β = 0. 10,P<
0. 001)。 结论 负面评价恐惧不仅直接影响大学生人际敏感性,而且可以通过情绪弹性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大

学生人际敏感性;自我概念清晰性在该中介路径中起调节作用,相较于高水平自我概念清晰性,低水平自我概念

清晰性间接效应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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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and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and

 

focus
 

on
 

examining
 

the
 

roles
 

of
 

emotional
 

resilience
 

and
 

self-concept
 

clarity
 

in
 

this
 

relationship. Methods A
 

ques-
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952
 

college
 

students
 

using
 

the
 

Negative
 

Evaluation
 

Fear
 

Scale,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Scale,Emotional
 

Resilience
 

Scale,and
 

Self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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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 Results The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can
 

signifi-
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 β = 0. 38,P < 0. 001); Emotional
 

resilience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negative
 

evaluation
 

fear
 

and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 indirect
 

effect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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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ot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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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concept
 

clarity
 

play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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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of
 

negativ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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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ecting
 

interpers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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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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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first
 

and
 

second
 

half(β = 0. 05,P<0. 05;β = 0. 10,
P<0. 001). Conclusion The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s
 

the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of
 

college
 

students,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s
 

their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motional
 

resilience. At
 

the
 

same
 

time,self-concept
 

c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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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oderating
 

role
 

in
 

this
 

mediating
 

pathway,that
 

is,compared
 

to
 

high
 

levels
 

of
 

self-concept
 

clarity,low
 

levels
 

of
 

self-concept
 

clarity
 

have
 

a
 

stronger
 

indirect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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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际敏感性是大学生人际关系问题的表现之 一,也是大学生较为突出的心理症状[1] 。 人际敏

感性是指个体与他人相处的过程产生比较消极的

认知特性,并产生自卑或不自在等心理状态。 人际

敏感性不仅增加个体出现生理疾病的几率,而且易

产生成瘾行为和攻击性行为等问题,进而损害个体

心理健康水平[2-3] 。 因此,探究大学生人际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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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的作用机制,对提升大学生人

际关系质量具有现实意义。
负面评价恐惧是指在社会情境中个体担心、恐

惧他人潜在的负性评价[4] 。 负面评价恐惧对个体

的自尊水平、情绪体验及生活质量产生消极影

响[5-6] 。 负面评价恐惧作为个体自身素质的一部

分,是影响个体人际敏感性水平的重要因素。 高水

平负面评价恐惧的个体对他人言行的敏感性更高,
并阻碍个体人际关系的发展[7] 。 心理应激模型认

为在人际互动中,他人负面评价会引发个体内在的

心理压力[8] 。 据此,本研究假设负面评价恐惧显

著正向预测人际敏感性(H1)。 情绪弹性是指面对

不良情境时,个体能快速调节出积极情绪以及从消

极情绪经验中快速恢复的能力[9] 。 一方面,情绪

弹性作为心理健康的保护因子,具有改善个体负面

情绪和提升个体人际交往能力的作用[10] 。 另一方

面,高情绪弹性有助于化解个体的情绪困扰,促进

消极情绪的转变,更好地适应生活的变化[11] 。 据

此,本研究假设情绪弹性在负面评价恐惧与人际敏

感性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H2)。
风险-保护模型认为个体在受风险因素影响

过程中内在的保护性因素能起调节作用[12] 。 自我

概念清晰性是指个体对自我认知具有明确性和稳

定性的特性,表现出内部一致性水平[13] 。 一方面,
自我概念清晰性是一种保护性因素,缓冲消极情绪

的负面影响,提升个体心理健康水平[14] 。 另一方

面,自我概念清晰性对风险因素具有调节作用。 有

研究发现,高水平自我概念清晰性不仅会缓解负面

评价恐惧对大学生社交焦虑的影响,而且可以降低

个体人际敏感性水平[15] 。 此外,高自我概念清晰

性的个体倾向于采用积极应对方式,有助于削弱负

面评价恐惧的负面影响[16] 。 据此,本研究假设自

我概念清晰性在负面评价恐惧与人际敏感性之间

的直接或间接效应中起显著调节作用(H3)。
综上而言,本研究基于心理应激理论和风险-

保护模型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图 1),不仅

回答负面评价恐惧是“怎样”影响人际敏感性(中

介效应),而且也回答这种影响“何时”更强或更弱

(调节效应)。

1　 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2022 年 8 月选取福建省某本科院校学生作为

施测对象,采用整群抽样的形式,因大四学生已毕

业,故未参与调查。 参加问卷调查有 985 份,删掉

无效数据或问卷, 剩余 952 份, 问卷有效率达

96. 65%。 其中,男生 309 名,女生 643 名。 大一 567
名,大二 258 名,大三 127 名。 被试年龄在 16 ~ 23
岁,平均年龄为(19. 22±1. 16)岁。

图 1　 本研究假设概念模型图

1. 2　 研究工具

1. 2. 1　 负面评价恐惧量表　 采用 Leary[17] 编制的

负面评价恐惧量表,量表共有 12 个条目,为单一维

度。 以 5 点评分方式,1 表示“完全不符合”,5 表

示“完全符合”。 分数越高说明大学生越在意别人

的负面评价,负面评价恐惧水平越高。 本研究该量

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 83。
1. 2. 2　 情绪弹性量表 　 使用张敏等[10] 编制的情

绪弹性量表,量表包含 11 道题项。 以 6 点计分法,
1 表示“完全不符合”,6 表示“完全符合”。 分数越

高,表示大学生情绪弹性水平越高,也就是将消极

情绪转换成积极情绪的能力越强。 本研究该量表

的 Cronbach′s
 

α 为 0. 72。
1. 2. 3　 人际敏感性量表　 采用 SCL-90 量表中的

人际敏感性分量表,量表由 9 道题项组成。 以 5 点

计分方式,1 = “没有”,5 = “严重”。 分数越高说明

大学生人际敏感性水平越高。 本研究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 92。
1. 2. 4 　 自我概念清晰性量表 　 使用 Campbell
等[13]编制的自我概念清晰性量表,量表由 12 道题

项组成。 采用 5 点计分法,1 表示“非常不同意”,
5 =表示“非常同意”。 分数越高表明大学生自我概

念清晰性水平越高。 本研究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 82。
1. 3　 统计学方法

利用 SPSS
 

22. 0 整理与分析数据,运用 Pearson
相关法进行变量间相关分析,使用 SPSS

 

PROCESS
宏程序进行中介效应、调节效应分析。 以 P<0. 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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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 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选用 Harman 单维度检验方法进行共同方法

偏差检验。 结果发现,共有 16 个因子的特征值大

于 1,并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35. 97%,未
高于 40%的标准,说明了本研究数据没有存在严

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 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负面评价恐惧、情绪弹

性、人际敏感性和自我概念清晰性两两之间呈相关

性。 负面评价恐惧与人际敏感性呈正相关,而与情

绪弹性呈负相关,情绪弹性与人际敏感性之间呈负

相关,自我概念清晰性与情绪弹性呈正相关,而与

负面评价恐惧、人际敏感性呈负相关。 见表 1。
2. 3　 情绪弹性在负面评价与人际敏感性间的中介

效应

为检验情绪弹性在负面评价恐惧与人际敏感

性之间的中介作用,采用 Hayes 开发的 SPSS 宏程

序 PROCESS 中的模型 4 进行数据分析。 在控制性

别、年龄变量后,负面评价恐惧显著正向预测人际

敏感性(β = 0. 54,P<0. 001)。 当加入情绪弹性变

量后,情绪弹性显著负向预测人际敏感性 ( β =
-0. 27,P<0. 001),负面评价恐惧不仅显著负向预

测情绪弹性(β = -0. 58,P<0. 001),而且依然显著

正向预测人际敏感性(β= 0. 38,P<0. 001)。 见表

2。 通过进一步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情绪弹性

的中介效应为 0. 16,其 95% 置信区间为 [ 0. 11,
0. 20],占总效应的 30%。 见图 2。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变量 x±s 1 2 3 4 5

1 年龄 19. 22±1. 16 -
2 负面评价恐惧 3. 17±0. 68 0. 01 -
3 人际敏感性 2. 22±0. 78 0. 01 0. 51∗∗ -
4 情绪弹性 3. 55±0. 56 -0. 01 -0. 58∗∗ -0. 48∗∗ -
5 自我概念清晰性 3. 14±0. 62 -0. 02 -0. 60∗∗ -0. 54∗∗ 0. 47∗∗ -

注:∗P<0. 05,∗∗P<0. 01,∗∗∗P<0. 001,下同。

表 2　 情绪弹性的中介效应分析

回归方程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整体拟合系数

R R2 F
β

回归系数显著性

Booststrap
下限

Booststrap
上限

t

人际敏感性 性别 0. 53 0. 28 91. 66∗∗∗ -0. 27 -0. 38 -0. 15 -4. 43∗∗∗

年龄 0. 01 -0. 03 0. 06 0. 58
负面评价恐惧 0. 54 0. 48 0. 59 19. 11∗∗∗

情绪弹性 性别 0. 58 0. 34 120. 45∗∗∗ 0. 04 -0. 07 0. 16 0. 76
年龄 0. 00 -0. 05 0. 04 -0. 10
负面评价恐惧 -0. 58 -0. 64 -0. 53 -21. 64∗∗∗

人际敏感性 性别 0. 57 0. 33 92. 41∗∗∗ -0. 25 -0. 37 -0. 14 -4. 38∗∗∗

年龄 0. 01 -0. 03 0. 06 0. 58
负面评价恐惧 0. 38 0. 31 0. 44 11. 40∗∗∗

情绪弹性 -0. 27 -0. 34 -0. 21 -8. 31∗∗∗

注:各模型中的变量经标准化处理后带入回归方程。

图 2　 情绪弹性在负面评价恐惧与人际敏感性之间的

中介效应模型

采用 PROCESS 中的 59 模型对自我概念清晰

性进行调节作用检验,结果表明(见表 3),负面评

价恐惧显著负向预测情绪弹性 ( β = - 0. 46,P <
0. 001),情绪弹性显著负向预测人际敏感性( β =
-0. 21,P<0. 001),负面评价恐惧显著正向预测人

际敏感性(β = 0. 22,P<0. 001);此外,负面评价恐

惧与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交互项对情绪弹性具有显

著的正向预测情绪弹性(β = 0. 05,P<0. 05),但是

对人际敏感性的预测作用无显著性(β= 0. 02,P =
0. 48),情绪弹性和我概念清晰性的交互项可正向

预测人际敏感性(β= 0. 10,P<0. 001),这说明自我

概念清晰性能显著的调节负面评价恐惧和情绪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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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显著的调节情绪弹性与人际

敏感性之间的关系,但是不能显著的调节负面评价

恐惧与人际敏感性之间的关系。
2. 4　 自我概念清晰性在负面评价恐惧与情绪弹性

关系间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作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以自我概念清

晰高于平均数加一个标准差(高自我概念清晰性)
以及低于平均数减一个标准差(低自我概念清晰

性),绘制了简单斜率图(见图 3、图 4)。 由图 3、图
4 可知,随着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的提高,负面评

价恐惧对情绪弹性的负面预测作用逐渐减弱(由

βsimple = - 0. 52,P< 0. 001 减弱至 βsimple = - 0. 41,P<
0. 001),情绪弹性对人际敏感性的负面预测作用

逐渐减弱(由 βsimple = -0. 31,P<0. 001 减弱至 βsimple =
-0. 11,P<0. 001)。 此外,在自我概念清晰性为平

均数减一个标准差、平均数以及平均数加一个标准

差 3 个水平时,情绪弹性的中介效应值及其 95%置

信区间分别为 0. 16 [ 0. 11, 0. 21 ]、 0. 10 [ 0. 07,
0. 13]、0. 05[0. 01,0. 08],并且中介效应具有显著

性。 表明随着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不断提高,情绪

弹性在负面评价恐惧与人际关系敏感性之间的中

介效应逐渐减弱。
综上所述,“负面评价恐惧→情绪弹性→人际

敏感性”这一中介路径的前半段和后半段均受自

我概念清晰性的调节,即形成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

效应模型。

表 3　 自我概念清晰性的调节效应分析

回归方程(N = 952)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整体拟合系数

R R2 F
β

回归系数显著性

Booststrap
下限

Booststrap
上限

t

情绪弹性 性别 0. 60 0. 36 107. 98∗∗∗ 0. 02 -0. 09 0. 13 0. 37
年龄 0. 00 -0. 04 0. 04 -0. 03
负面评价恐惧 -0. 46 -0. 53 -0. 40 -14. 08∗∗∗

自我概念清晰性 0. 20 0. 13 0. 26 6. 08∗∗∗

负面评价恐惧×自我

概念清晰性

0. 05 0. 01 0. 10 2. 24∗

人际敏感性 性别 0. 63 0. 40 89. 54∗∗∗ -0. 22 -0. 32 -0. 11 -3. 96∗∗∗

年龄 0. 01 -0. 03 0. 05 0. 42
负面评价恐惧 0. 22 0. 15 0. 29 6. 14∗∗∗

情绪弹性 -0. 21 -0. 27 -0. 15 -6. 66∗∗∗

自我概念清晰性 -0. 32 -0. 38 -0. 25 -9. 81∗∗∗

负面评价恐惧×自我

概念清晰性

0. 02 -0. 04 0. 08 0. 70

情绪弹性×自我概念

清晰性

0. 10 0. 05 0. 15 4. 02∗∗∗

图 3　 自我概念清晰性在负面评价恐惧与情绪弹性关

系间的调节作用

图 4　 自我概念清晰性在情绪弹性与人际敏感性关系

间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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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 1　 大学生负面评价恐惧与人际敏感性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负面恐惧对人际敏感性具有正向

预测作用,证实了研究假设 1。 负面评价恐惧越

高,其人际敏感性水平越高,这说明了负面评价恐

惧是人际敏感性的风险因素。 认知行为理论可以

解释这一结果,即不合理的想法是个体出现不良情

绪和行为困扰的原因。 一方面,个体可能过度解读

或者糟糕化、灾难化他人的负面评价。 这种歪曲的

思维方式使个体产生消极情绪,阻碍个体人际关系

的发展,增强其人际敏感性。 另一方面,消极情绪

会影响个体的思维方式。 个体长时间处于负面评

价恐惧中,易将未实际发生的事实当做已真实发生

的客观现实。 这造成个体持续地沉浸在负面评价

的恐惧情绪里,与他人的关系变得多疑与敏感。
3. 2　 情绪弹性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情绪弹性在负面评价恐惧与人际

敏感性之间起中介作用,即情绪弹性会削弱负面评

价恐惧的消极影响,进而减轻人际敏感性。 这证实

了研究假设 2,与以往研究发现是一致[18] 。 一方

面,情绪弹性起到保护性的作用,情绪弹性可以缓

解人际关系问题或消极情绪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研究结果支持心理弹性理论,即情绪弹性可以有效

调节情绪,使个体处于稳定状态[9] 。 高水平情绪

弹性的个体在面对负面评价恐惧时能及时转变消

极情绪,保持积极情绪的状态,进而缓解人际敏感

性。 另一方面,研究结果还契合了负面情绪强化理

论模型,即负性情绪是形成和维持问题行为的优势

动机[5] 。 负面评价恐惧所带来的情绪压力使个体

长期处于焦虑、恐惧,这严重影响自我的情绪调节

能力和心理灵活性,从而降低个体情绪弹性。 低水

平情绪弹性意味个体转化负面情绪能力变弱,这将

影响个体在人际关系中的认识与感受,从而增加个

体人际敏感性程度。
3. 3　 自我概念清晰性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也发现自我概念清晰性在负面评价恐

惧通过情绪弹性影响人际敏感性的中介模型前半

段和后半段起到显著调节作用。 具体而言,相对于

高水平自我概念清晰性,低水平自我概念清晰性下

的中介效应更大。 一方面,自我概念清晰性调节了

情绪弹性的中介效应的前半段路径,即负面评价恐

惧与情绪弹性的关系受自我概念清晰性调节。 负

面评价恐惧对情绪弹性的负面影响程度是随着自

我概念清晰性水平提高而减弱,这部分证实了假设

3。 一是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是个体面对不良情绪

的保护性因素,会影响个体的自我调控能力和应对

问题的方式。 当个体处于负面评价恐惧时,高水平

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个体能迅速调动自我调节能力,
有效改善人际互动的不良情绪,促使个体保持稳定

状态。 二是自我概念清晰性作为一种保护性资源,
可以弥补人际互动中个体自我认识的不足,促进个

体合理看待他人的负面评价,缓解精神内耗。 也就

是自我概念清晰性可以缓解负面评价恐惧对个体

心理资源的消耗,促进个体发展。
另一方面,自我概念清晰性也调节了情绪弹性

的中介效应的后半段路径,即情绪弹性和人际敏感

性的关系受自我概念清晰性调节。 随着自我概念

清晰性水平提高,情绪弹性对人际敏感性的负面作

用不断减弱,这部分证实了假设 3。 低水平情绪弹

性的个体对消极情绪转化能力较弱,容易使自身陷

于消极情绪状态里,加重了个体人际敏感性程度。
过往研究发现,自我概念清晰性是改善个体社交焦

虑,促进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所以,自我概念清

晰性作为保护性因素,显著削弱低水平情绪弹性的

负面影响,从而降低个体人际敏感性。 这契合了应

激-易感模型,该模型认为保护性因素和其他因素

会对人际敏感性产生交互作用[19] 。 在应激状态

下,个体人际敏感性水平高低与其保护性因素水平

高低有密切联系。 因此,高水平自我概念清晰性的

个体可以较好调节低水平情绪弹性的负面作用,进
而降低个体人际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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